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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Harbi先生的问题
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从1979年到2009年 – 30年辉煌依旧
1
几天后，ITU-R将为1979年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WARC-79）举办庆祝活动，为什么要庆祝这次大会，而不是其他大会，如WARC-71、74或77？
回顾30年的历程，显而易见的是，WARC-79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大会。不应忘记的是，召开WARC-79的倡议来自1973年托雷莫利诺斯全权代表大会（PP-73）。考虑到1959年以来各届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都对《无线电规则》（RR）做出了各种修正和补充，该大会认为，举办一届大会来协调这些决定势在必行。对《无线电规则》的最后一次全面审议可追溯至1959年。在此之前曾在1947年举办过大西洋城大会、1938年的开罗大会、1932年的马德里大会及最早拟定频率划分表的1927年华盛顿大会。

WARC-59完成了对40 GHz以下频率的划分。分别于1963和1971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空间电信的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上将频率划分扩大到275 GHz范围。因此，70年代末是审议频率划分表，协调自1959年以来各届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成果以及完善规则条款的最佳时机。
WARC-79与其他WARC的不同之处在于：

•
职责范围：对《无线电规则》全面予以修正，更重要的是全面审议频率划分表；
•
历时4个月的超长会期（大会于9月24日开始，12月6日结束）；

•
需讨论的提案数量：超过13 000个！

•
文件量：仅第5委员会就有984份白色大会文稿，将近300份临时文件和迟到文件！
•
最后文件约达1 000页；

•
通过了167项决议和建议。
要了解其中的难度，必须从1979年的情况出发，我将概括3点：

1.1
国际电联的构成
国际电联在1979年拥有154个成员，而在WARC-59时只有不到100个成员，因此成员数量增加了50%以上。

1.2
政治局面
在70年代晚期，世界明显划分为三个部分：西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南方（不结盟国家），大会在做出决策时无法摆脱这种政治现实。举例而言，会议开始前几个月在哈瓦那召开了不结盟国家峰会，提出了让发展中国家平等获取频谱资源，特别是对地静止卫星频谱/轨道资源的建议。
1.3
新的世界信息通信格局
WARC的召开正值全球就新的世界信息通信格局展开辩论之际，这显然对大会的气氛产生了影响。

WARC-79的与众不同之处由此略见一斑，它在国际电联的悠久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肯定的是WARC-79这样的大会后无来者。

2
您在WARC-79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荣幸地领导了第5委员会两个月的工作，负责修改频率划分表中9 kHz至275 GHz范围内对各项无线电业务的划分。该委员会要处理12 500项提案，约占提交大会提案总数的85%。委员会及其28个工作组为完成工作召开了近200场会议，其中包括多场夜会。在完成此项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荣幸地得到由Sant先生领导的工作效率一流的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秘书处的鼎力支持。考虑到当时的对抗局面，我必须在正式会议以外担当起对立意见的全职协调员/调解人的作用，从而为完成会议赋予的使命寻求折中方案。
然而我在两个问题上依然留有遗憾：

•
委员会未能阻止在频率划分表中增加不必要的脚注。大会之前，《无线电规则》有336个脚注，而在大会结束时已有487个，约增加45%。如果我们将脚注看作是《无线电规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知道这有多么重要；
•
我们未能在UHF频段为航天器电能的无线电发射划分频谱。
3
如此重要的WARC-79的主要成功之处有哪些？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电联新成员国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在国际电联大会舞台上，虽然他们并未将这种参与搞得轰轰烈烈，但却开始认识到频谱/对地静止卫星轨道（GSO）资源的战略价值，并对在要求获得《频率划分表》中具体（频谱）百分比方面采用的“先登先占”（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则提出了质疑。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WARC-79大会辩论的中心议题，且大会最终在反对这一方式的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达成了折中。大会通过了给予发展中国家某些优先权的新程序，并授权“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IFRB）实施新的规则程序。

本届大会还见证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对抗，即：

•
坚持采用“动态使用频谱”的原则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有关频谱的要求应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按照在使用时提出的需求得到满足。坚持这一思想的多数国家为发达国家，他们认为“规划”既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浪费，限制了技术进步和未来所有的进一步发展。鉴于频谱/轨道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世界将无法承受这种做法；

•
支持“事先规划”原则的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只有制定平等获取频谱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规则，才能够捍卫所有国家的权益。
本届大会通过这一辩论最终实现了折中，通过了新的规则程序，并制定了有关规划大会的重要计划，如WARC ORB-85和88（85年和88年卫星轨道计划大会）以及HFBC WARC-84和87（84年和87年高频广播规划大会）。
应当说，迄今为止，该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相关辩论仍在继续。

4
您是否还记得在特殊环境下召开的WARC-79上出现的一些特别事件？
在WARC-79召开30年后的今天并鉴于大会所处的环境，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该大会是国际电联历史上最为政治化的一届大会。例如，不结盟运动国家希望担任大会主席，并建议印度代表担当该职。发达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由新西兰代表担任大会主席。三个不同集团花了四天时间才就大会主席（阿根廷）和主要委员会主席人选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结盟运动国家以放弃大会主席职位的举动换取了第5委员会（《频率划分表》）主席一职，使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代表团忧心忡忡。
大会虽然于9月24日（星期一）正式开幕，但直到9月28日（星期五）才真正开始实际工作。

另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插曲是英国代表团与担任第5委员会一个重要工作组（5 D）（负责修订《频率划分表》中960 MHz和40 GHz之间最为敏感的部分）主席的印度代表之间的冲突。大会计划5 D工作组于某日19点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开（CICG）第二会议厅举行会议，且出席会议的代表约为500人，但会议主席却未露面。到19点10分有人通知我说工作组主席已不见踪影！因此我不得不紧急采取措施，还专门打电话给住在酒店的最有影响的代表团团长，如苏联副部长Badalov先生、美国大使Robinson先生、印度和英国代表团团长以及国际电联秘书长。我们花了一整晚时间寻找一个体面的、能够使担任工作组主席的印度代表重新担当其职责的办法。
5
迄今为止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的WARC-79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如将主要成就一一列出，恐怕清单会很长。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在其撰写的绪言中已叙述了这些成就，但是我们必须强调，《频率划分表》的结构（WARC-79时为《无线电规则》第8条，现为第5条）是WARC-79的成果。大会还做出了下述决定：
•
包括下列基本术语的定义：

–
划分（频段）

–
分配（无线电频率或无线电频率频道）

–
指配（无线电频率或无线电频率频道）；
•
《频率划分表》脚注的标准化；
•
有关射电天文业务的新的第N33A条；
•
承认各国均有权平等获得频谱/轨道资源；
•
责成IFRB考虑在《国际频率登记总表》（MIFR）中登记的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的频率指配和此类指配的使用不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带来永久优先权（第2号决议）；
•
将4 000至27 500 kHz之间的某些频段重新划分给其它业务（之前这些频段专门划分给固定业务），并规定10 MHz以下频段的过渡/迁移期为10年，10 MHz以上频段的过渡/迁移期为15年。这一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决定却形成了须由IFRB实施的极其复杂的程序，为相关方面带来了WARC-79完全低估了的超大工作量；
•
首次在40-275 GHz频段内为地面业务做了划分；
•
建议使用信息技术（IT）设施管理频谱；
说明
最后一点，我们不应忘记国际电联职员，特别是IFRB秘书处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他们的精湛专业技术、随叫随到的工作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WARC就不可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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